
每天清晨打开手机微信， 一眼就能看到金仁珠妈妈的 “早上好”。

在别人看来， 这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而我知道这一句 “早上好” 里

有满满的牵挂， 深深的祝福， 轻轻的问候， 还有更深层次的信任、 尊
重、 支持、 关爱。 我相信， 金妈妈每天收到我回复的 “早上好” 时，

她一定是满脸欣慰， 因为我真的是 “安好” 的。 金妈妈你知道吗？ 你
每天的问候和朋友圈的点赞， 都让我整颗心暖暖的。 谢谢你。

我还要谢谢禁毒妈妈工作室的主任龚妈妈。 我记得有次， 龚妈妈

带我们去学习， 因为场地原因， 要爬很高的楼梯。 龚妈妈的膝盖刚进
行过手术， 行动不便， 但她坚持要和我们一起上楼。 看着她的样子，

我佩服又心疼。 我知道龚妈妈是想以身作则， 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坚
持。 漫漫康复路上， 若没有坚守的信念， 谈何以后。 妈妈们， 你们放

心， 我读懂了你们的苦心， 会学做一个 “扛得住风雨， 活得起冷暖，

走得过艰难” 的人。

我要谢谢的，还有我自己的妈妈。 记得在强制隔离戒毒时，有一次

接见日，我很忐忑，担心妈妈不会来看望我。 当戒毒所民警点到我的名
字，让我去见妈妈时，我的激动溢于言表。 但是当看到妈妈带着我的女

儿出现时，我一下惊呆了，妈妈怎么一下老了这么多？ 妈妈老泪纵横地

对我说，“妈妈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等得到你回家那天，说不定哪天就
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你一定要好好改造，千万不要再吸了。 ”

我强忍着眼泪， 望着年迈的母亲说不出话。 再看看可爱的女儿，

我的心如万剑穿刺。 探望时间到了， 望着她们离去的背影， 我泪如雨

下。 我亲爱的妈妈， 女儿现在想大声对您说一声迟到的 “对不起”。

女儿知错了， 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

世界上有一种美丽的声音， 那是妈妈的呼唤， 是你们把我从恶梦

中唤醒。 世界上有一种温暖的怀抱， 那是妈妈的怀抱， 是你们将我从
悬崖边拉回。 妈妈们为我指引方向， 带我找到 “回家” 的路，。

我很幸运， 拥有那么多妈妈的爱， 因为你们， 我心中向上的花才

不会枯竭。 ———女儿 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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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妈妈”
□法治报记者 徐荔

“妈妈们用无私的、烛光般的爱温暖着我们这些心如荒漠的孩

子……”今年母亲节当天，一群特殊的孩子向他们的“妈妈”

真情告白。

这是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和长宁区禁毒妈

妈工作室联合举办的“感恩———心灵的源

泉”母亲节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上，“孩

子们”向妈妈承诺，不会辜

负她们的期望， 一定

会远离毒品。

妈妈，是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称呼，在“感

恩———心灵的源泉” 母亲节主题沙龙活动的现

场，就有这样一群妈妈。 在“孩子们”口中，她们

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禁毒妈妈。

“禁毒妈妈” 这个称呼已经有 15 年的历

史了， 最早， 她是长宁区一个自发建立的 “草

根组织 ” ———禁毒妈妈义工服务队 。 到了

2011 年 ， 长宁区禁毒妈妈工作室正式成立 ，

由工作室作指导和规范， 妈妈们的工作开展更

为专业。 而无论何种状态， 妈妈们始终以 “守

护家庭， 构建和谐社区” 为宗旨， 帮助了一个

又一个迷途的人。

去年， 禁毒妈妈工作室荣获 2017—2018

年度上海市禁毒志愿者服务先进集体 。 2018

年， 被上海市社团局评定为 4A 级社会组织。

“目前， 我们在册的禁毒妈妈志愿者有

41 名， 她们与 46 名帮教社区戒毒和康复同伴

结对帮教， 其中有 6 名还在接受强制隔离戒

毒。” 向记者介绍禁毒妈妈情况的是工作室主

任龚美菊， 年过六旬的她身上隐隐透出一股雷厉

风行的气质， 这或许与她在退休前有多年政法工

作经验有关。

龚美菊的 “孩子们” 都叫她龚妈妈， 尽管她

有时很严厉， 但 “孩子们” 都愿意听她的话。 其

实， 禁毒妈妈们性格各异， 工作室安排妈妈和

“孩子” 结对时， 也会充分考虑这一点。

从介绍中记者得知， 目前在册的 41 位禁毒

妈妈都是在退休后发挥余热， 她们平均年龄 65

岁， 最大的今年已 74 岁。 “不要看妈妈们年纪

不小， 她们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龚妈妈自信又自豪地表示。

原来， 要拥有 “禁毒妈妈” 这个称号不是那

么容易的， 所有自愿报名的妈妈们都要经过工作

室的面试环节， “责任心是必须的， 而且尽量不

要有老的、 小的， 不然可能既会影响工作也会影

响家庭。” 龚妈妈说， “妈妈们对这份工作都很

认真， 她们住在各个区， 郊区的也有， 但参加活

动从不迟到， 万一有事不能参加也会提前请假。”

不同于大家印象里的 “婆婆妈妈”， 禁毒

妈妈很有 “军事化管理” 的风格。 除了遵守时

间， 她们开展工作也是有章可循。

根据工作室制定的工作要求， 禁毒妈妈们

每周与 “孩子” 至少要有一到两次电话联系，

每月见一到两次面， 以不同的方式与孩子联

系， 敦促他们远离毒品， 树立戒毒的决心、 信

心和恒心。 同时， 了解他们的生活、 工作和思

想情况， 尤其关心戒毒、 康复的动态情况。 而

这些联系都要记录在工作手册上， 一人一档，

工作室每年考核两次。

当然， 也不是所有妈妈一开始就能和 “孩

子” 建立良好沟通的。

“有的妈妈心是好的， 可是方式不对， 盯

得太紧， 说教太多， 帮教对象不耐烦， 不愿意

多沟通， 把她们气哭的也有。 她们就会来跟我

告状， 说着说着还委屈地哭了。” 龚妈妈回忆，

“面对这种情况， 我就会教妈妈们调整沟通方

式， 从理解的角度引导孩子。 妈妈们的学习能

力也很强， 及时调整方法后， 和孩子的关系就

好起来了 ， 曾经有孩子最初要求 ‘换妈妈 ’

的， 现在关系好得不得了。”

除了这种 “个别求助”， 其实， 工作室每

年都会组织禁毒妈妈们进行业务培训， 让她们

与孩子的沟通更顺畅、 帮教更有效。

而为了尽快与孩子们建立彼此信任的联

系， 工作室制定了帮教 6 年的工作模式， 即在

强制隔离戒毒所期间就结对帮教， 这 2 年里，

妈妈们每月通过书信与 “孩子” 联系， 每年也

会入所看望他们。 而在社区戒毒康复的 3 年， 是

妈妈们与孩子联系最密切的阶段。 当孩子达成三

年戒断目标后， 妈妈们还要再跟踪服务 1 年。

要求那么多、 任务那么重， 可这些禁毒妈妈

却没有 “工资”， 有时看到生活无着的 “孩子”，

她们甚至自掏腰包帮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而且因

为年纪的关系， 多位禁毒妈妈都有这样那样的病

症。 包括龚妈妈也由于身体原因， 连续两年接受

了手术， 目前她的膝盖还带着伤， 走路不便。

那是什么让她们凝聚在一起？ 龚妈妈的回答

是： “一颗火热的心”。

“我们都很感谢这些妈妈， 也理所应当地应

该关心她们。” 龚妈妈表示， 除了培训妈妈们的

业务能力外， 工作室也很关注她们的身心健康，

每年都会开展心理健康方面的活动， 帮她们清除

“心理垃圾”。

龚妈妈表示， 目前 “孩子们” 的情况都较稳

定。 去年， 还有 5 个 “孩子” 在工作室的推荐下

成功就业。 除了妈妈们的关爱， 工作室也在努力

探索更多帮助 “孩子” 的方法， 比如针对他们的

家人开展以 “家宁在望” 为主题的戒毒康复知识

培训及相关心理疏导， 让他们的妈妈或家人成为

禁毒妈妈的助力， 合力将 “孩子” 从泥潭中拉

出。

此外，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 禁毒妈妈们也得

到了许多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关心， “大家是

因为爱和责任感聚集到一起。 用爱影响， 彼此支

持， 温暖激励。” 妈妈们希望， “孩子们” 能因

爱改变。

平均年龄 65岁的妈妈们

凭火热的心做专业的事

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富裕， 但我有

位很爱我的妈妈。 无论我要什么， 只要她能办到， 就会满足我。 就这

样， 我总有种凡事都有 “后盾” 的感觉， 做事不考虑后果， 只管去
闯。 也因为这样， 我走偏了。

所有人都责怪我母亲太溺爱我了， 连妈妈自己都常常抱怨惯坏了
我。 其实我十分清楚， 不是她的错， 是我不懂感恩， 利用了妈妈的

爱，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既是一个不幸的人， 也是一个幸运的人。 不幸的是我的一半人
生都是浑浑噩噩度过， 除了毒品， 其它一无所有。 幸运的是， 我有一

位深爱我的母亲， 现在又有许多心中充满爱的禁毒妈妈们， 尤其是龚
美菊妈妈。

龚妈妈是位要强的女性， 做事爽快， 也许她未必会为了自己的孩

子落泪， 但对不争气的我， 她掉过眼泪， 操碎了心。

我曾让龚妈妈失望过， 也有很多人劝她放弃我， 不要再对我做无

用的努力。 我想， 她肯定也有过放弃我的念头， 但最后她还是不甘
心， 依旧关心着我， 还帮我又找了两位 “好妈妈”， 陈金宝与李玲玲

妈妈。 是她们一次又一次在生活与精神上的关心， 让我看到了阳光，

是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爱心的好人让我重新认识社会， 也重新认识自
己， 反省自己。

我应该彻底告别毒品， 才能对得起这么多关心帮助我的妈妈们，

不再辜负她们。 这个母亲节，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和所有禁毒妈妈对我

的关心与爱护。 我会好好做人， 踏实做事， 努力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儿子 阿王

我是一个有多年吸毒史的吸毒人员， 也经历过强制隔离戒毒。 曾

经我对生活有放弃的念头， 也有过自暴自弃的心态， 更有着不停的抱

怨， 感觉回归社会以后所有的歧视、 不公都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自从

2019 年中秋之际， 我参加了禁毒妈妈活动之后， 我看到了妈妈们对

我期待的眼神， 听到她们为我叹息的话语， 我心中有难以言表的感
动。

第一次参加禁毒妈妈组织的活动时， 我就感受到了龚美菊妈妈的

不离不弃， 当时的情景也一直是我改变自己的原动力。 后来的活动
中， 虽然有时感觉龚妈妈很严厉， 但我却不抵触， 这是她把我们当成

自己孩子才会有的态度。 龚妈妈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炽热之心来换取我
们的成功康复， 真心感激她这样的妈妈。

2019 年与我结对的王婵芳妈妈是一位很温柔的妈妈， 她经常对

我嘘寒问暖， 时时刻刻鼓励我。 王妈妈有时候是妈妈， 有时候是朋
友， 有时候是老师， 她一句微笑的话语， 我便能平息惊涛骇浪。 我越

来越喜欢有这样一位禁毒妈妈的存在。 每次参加活动， 看到她对我期
待的眼神， 我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感谢王妈妈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

用母爱感化我这个浪子， 让我知道回头是岸。

感谢所有的禁毒妈妈， 是你们真诚炙热的付出帮我们这些曾经迷
路的孩子回到康庄大道上。 华发霜眉儿远处， 反哺跪恩儿悟时。 儿子

已经醒悟，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会做一个让你们自豪骄傲的孩子。

———儿子 小吕

写给 “妈妈” 的话>>>


